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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先锋派小说指代一类小说风格，该种小说极力追求形式

上对传统的突破与创新，呈现出一种个人化的倾向。此类小说不追

求文学上形式的完整，而是专注于打破传统形式，将作品本身视作

现实的一部分，借助遥远过去的力量反对现有秩序，同时认为现有

创造力代表眼前一切，而传统的，“学院的”，甚至习得模式都是

需要铲除的敌人。由于这些突破，也给实验先锋派小说带来了大量

无意义，不确定和不合理的元素，由此形成实验先锋派小说荒诞特

点.归根结底，先锋实验小说就是对文本结构形式进行实验性的突

破，反传统的小说。

《伦敦场地》是马丁·艾米斯的著名代表作，故事讲述了世纪

末的伦敦发生的一个有关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谋杀悬疑故事。小

说整体上具备实验先锋作品的特点，叙事线索被割裂，时间轴被打

乱，部分情节荒诞，意识流的心理描写，通篇充斥着戏仿，黑色幽

默和讽刺的语句。人物形象也颇具代表性。其中妮可拉的人物形象

尤其具备实验派特点。

一、反传统的女性角色
《伦敦场地》中讲述了能预言未来的妓女妮可拉因为“没有人

来爱她，也没有人值得她爱”的理由，为自己的末日精心设计了一

场谋杀计划，她同时勾引基思和盖伊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引诱他

们杀掉自己，然而结局出人意料。

在这部作品里，妮可拉毫无疑问是第一女主角，她是贯穿通篇

的线索，所有故事都围绕她展开，每次她的登场都会带来情节上的

突进或者变动。然而这个角色却与以往传统小说女主角的形象完全

不同。

传统西方文学中的女主角形象基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夏

娃”形象，一种是“玛丽亚”形象，就是有罪的女人和圣洁的女

人。在有罪的女性形象当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式上有罪，实

则圣洁的女性形象，一般这种女性形象往往被寄予作者极大的同

情，极其调动读者的情绪，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中的女主角玛格

丽特，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女主角喀秋莎；第二种是有罪但是并

非本质问题，作者意在通过此角色说明和批判社会问题，代表作有

萨克雷的《名利场》中女主角瑞贝卡，德莱塞《嘉莉妹妹》中的嘉

莉。而圣洁的女性形象中，往往女主角是完全正面的，即使作者有

意突出其弱点和缺陷，也是为了塑造人物需要而非改变人物形象本

质，代表作有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中的女主角欧也妮。

无论是哪一种形象，女性角色地位往往是教化的，无论是以男性话

语为中心的作品还是女性话语中心的作品都是如此，或者作者要提

出一个正面的角色，或者作者要通过这个人物来批评社会或者反映

社会问题，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引起读者深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由于传统文学的基本诉求有两个方面，一是如实地反映

生活，此类集中反映在现实主义作品中，二是超越生活，此类集中

反映在浪漫主义作品中。作者通过文学作品反映的生活形式与现实

生活中的生活形式表现形态之间联系的多寡，来反映其作品人物所

反射的历史与社会的内涵。即使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有艺术性的素材

取舍，也不会改变其反映的现实生活的基本形式，基本形式仍旧是

从现实生活中来。

《伦敦场地》中的女主角妮可拉却是一个完全的例外。按照

传统道德观念，她是有罪的女人，却让人毫无同情，作者也没有指

明她的特质与社会的关系。她策划谋杀(虽然她要谋杀的人是她自

己)，不眨眼地诉说谎言，行为极具欺骗性，一流的骗子和三流的

演员，行为举止不知羞耻，甘于堕落，游戏人生。虽然作者交代她

童年不幸，早年生活艰辛，但是却一带而过，没有强烈的批判社会

意义，只是为了说明她为何会成为妓女。她有一些优点，但是却被

作者轻轻带过。于是这个角色成为彻底的反面角色，坏到令人质

疑。从人物塑造上这个角色完全突破传统。传统文学强调人物的立

体化，尽力要求逼真，强调“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但是妮可

拉的形象却是扁平化的，作者有意突出其“恶”的本质，同时弱化

社会环境对她的影响。她本身是一个经过艺术变形了的角色，作者

有意突出其负面特征，极力扭曲这个人物在形象上与现实生活中类

似人物之间的表征联系，甚至给她一个预见未来的超能力来表现她

与现实人物的不同。但是妮可拉却绝非一个失败的角色，恰恰相

反，她身上汇聚了末日世界伦敦场地上一切“恶”的本源，她的形

象扁平但是却不虚假，她的所作所为在当今社会一切黑暗都市中纵

情声色，游戏人生的男男女女中都能找到代表，甚至交代她早年艰

难生活的时候，生活在现代都市在底层挣扎的年轻人们都能找到自

己的影子，她身披浴巾追打负心汉的场景，既荒诞滑稽又富于生活

感。她完美地嵌在这个“破烂与凄惨的世界”中，是一朵开花了的

毒瘤。她的形象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她自己就是环境的一

部分。

二、人物符号化与功能化
传统叙事中强调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作为个体要形象丰富饱

满，人物身上要反映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广阔的社会含义。但是对后

现代作家而言，人物的传统功能被完全打破。人物并非故事必要所

属，故事作为母题的集合，可以不需要人物。另一方面，人物可以

是串联母题的必要手段，也是对母题联系的必要说明。这就是人物

的符号化与功能化。

《伦敦场地》中妮可拉就是充当了这样一个功能性的角色。从

作品中出场的几个人物来说，最具现实意义和故事性的是基思与盖

伊。妮可拉的形象相对平面。《伦敦场地》的叙述特点颇具特色，

叙述者从一个全知者的角度出发，分别从有限的第三人称视角，采

取内聚焦的形式叙述基思的故事和盖伊的故事，期间穿插他们与妮

可拉的互动，故事很少有篇章叙述妮可拉与周围人物的戏剧冲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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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的故事线索。虽然存在以妮可拉为中心的内聚焦文字，但是主

要是为了解释说明妮可拉的行为，交代必要的心理活动与动机，没

有引发影响剧情的故事线索(在基思和盖伊那里都有)。这样产生了

两个效果，一是保持了妮可拉这个人物在剧情上的神秘性，从而保

持了故事的悬疑性——主要的剧情都是集中在从基思和盖伊的角度

看妮可拉这一个视角上，令结局的反转更加出人意料，二是妮可拉

这个人物在故事中本身是一个功能性的角色，作者不投入更多的感

情与描写，将这个人物的符号性和功能性极可能扩大。妮可拉的主

要功能是串联人物，引发剧情，关键时间点上推动剧情。她的第二

个功能是文本的叙述者之一。《伦敦场地》在叙述上第二个奇特之

处在于，故事有两个叙述者，而两个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里的人

物。故事是由妮可拉写下日记，然后交给作家萨姆·杨，又由作家

萨姆·杨复述了一遍，同时加入一些萨姆·杨知道但是妮可拉不知

道的内容，而拼接成完整的故事。于是故事里的妮可拉被一分为

二，一个是作为叙述者，另一个是作为小说文本内的人物。于是妮

可拉的人物内涵被进一步架空，成为一个符号，成为材料组织者，

语法上的一个砝码。但是马丁·艾米斯不满足于此，他继续架空妮

可拉作为符号的内涵，在结局反转的时候交代，妮可拉在日记中对

萨姆·杨说了谎，她不仅欺骗了基思和盖伊，甚至对萨姆·杨也有

所隐藏，这样前文有些情节就变得荒诞而无意义，有些内容是非真

假难辨，故事走向萨姆·杨无法控制的方向，于是为了让故事进行

下去，完成他的著作，萨姆·杨只好铤而走险。于是，妮可拉作为

叙述者这样一个符号也变得不确定，无意义起来，无法找到在语法

上的地位。

三、妮可拉的影射
传统西方文学强调表象对内涵的影射。表象与内涵的影射形式

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必要的，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度，在浪漫

主义作品中往往会调动人激越的情绪，在现实主义的文学中会引人

深思。但是近乎固定的内涵却会使文学作品失去生命力和活力，甚

至会剥夺其艺术价值，例如空椅子意味着缺席，铁窗意味着隔阂和

监禁。虽然这样赋予的含义，给了文学以丰富的层次和内涵，但是

无数的作者无数次地重复使用同一个表象表达同样的含义，艺术趣

味就消失了。这样使用的表象失去了表象本身的含义，表象的使用

成为一种机械的重复的工具。实验派作家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改

变这种固定化的影射关系。卡夫卡的《城堡》中，传统文学往往使

用客观存在的实体物来指代抽象的含义，于是物体本身被赋予特殊

的内涵，但是这部小说里“城堡”本身没有太多的指代意义，它所

代表的是“目的”，而目的是什么，卡夫卡没有交代，也没有要交

代的意图(因为《城堡》是未竟之作)，城堡的意义没有告知读者的

必要，小说的重心在“去”这样一个行为上。卡夫卡用“K先生想

尽办法通往城堡”这样一个动态过程来影射当时官僚主义强大与个

人的渺小，用浅显的抽象行为去指代更深刻的抽象含义，就突破了

传统文学的思路，同时作品中没有按照传统小说中那样交代原因，

过程，结果，来龙去脉，整部作品仅仅交代“过程”，这样的断片

式的结构本身也给人丰富的联想，去揣测作者的暗示。

《伦敦场地》中，妮可拉的角色也有类似的突破性。妮可拉，

一个妖艳性感的妓女，与三个男人的故事，很容易引人想起时下通

俗小说中的情杀与奸杀这样低俗暴力又流行的情节。但是马丁·艾

米斯没有给我们展示这样的情节。他故意将故事情节与气氛渲染得

与同类通俗小说相似，但是故事里既没有“情”——妮可拉与三个

男人之间只有利用和欺骗；甚至读者也没有看到“谋杀”——结局

是开放式的，也许发生了谋杀，但是死者是谁，谋杀究竟有没有真

的发生，依旧是个未知数；达到一种戏弄读者的戏仿的效果。同时

妮可拉这个角色本身没有流俗于单单塑造一个美艳的妓女的层次

上。作为一个符号化的角色，她存在本身具有一定的影射意义。她

美貌，性感，无耻老辣，很会抓住男性心理弱点去突破，以至于

“我是个处女”这样很容易被识破的谎言也被深信不疑，夸张滑稽

地显示出故事里人物的浅薄，三个男人都被她耍得团团转，这样

的形象侧面显示出男性对于某种能支配他们能力的恐惧与无助的心

理，而从读者的视角看来，这样的无助却是如此荒诞可笑。同时也

暗示了在男性话语中心的世界里，女性代表了两种力量，一种是支

配男性的力量，虽然妮可拉是个妓女，是依靠男性生活的女人，

但是故事里的妮可拉却一直将三个男子玩弄鼓掌之中，还为他们能

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甚至为防止意外发明了A计划和B计划；

另一种力量则是从男性的视角里女性具有某种不可抗的欺骗性。此

外，单独描述妮可拉的章节中，描写妮可拉幻想与上帝交合的情

节，将千万人的崇高信仰，上帝，描述成无耻流氓的形象，也影射

了信仰的缺失与毁灭，而妮可拉正是亵渎的那个人，或者那一类

人，进一步讲，妮可拉在这里又影射了信仰缺失的时代，玷污和击

溃传统信仰的某种思想力量。所以妮可拉，作为一个女主角，作者

没有赋予她传统文学中女性身上的历史内涵与社会内涵。作者将这

个角色的传统内涵解构，赋予了新的含义。她的身上没有传统的血

肉丰满个性十足的人物的影子，她本身代表了一些抽象的含义，代

表了在末世当代，流行于世界上的不可抗的肮脏力量，也代表了毁

灭与击溃传统信仰的思想力量。

四、妮可拉的形象意义和影响
妮可拉作为先锋实验小说中一个人物，确实有其实验性。她身

上汇聚了一定反传统，重于新文学形式的突破，但是也引起了巨大

的争议与批评。1989年，由于其中的“厌女”情绪受到女性主义者

的批评，《伦敦场地》无缘布克奖。就妮可拉作为本作品女主角这

一地位而言，实际上作者没有给妮可拉添加太多的社会内涵，她主

要作用是功能性符号，串联剧情，叙述文本。作者突破了传统文学

当中女性角色的教化功能。传统文学中对女性角色的内涵挖掘和教

化定位，本质上侧面反映了传统文学中对女性角色的弱势定位。而

《伦敦场地》将妮可拉树立在一个支配者的位置上，置于外部环境

之中，不去探讨女性角色的内涵和现实生活形态。另一方面，妮可

拉又被赋予了作者从世界观察到的，支配这个世界的破坏信仰的思

想力量的含义。妮可拉这个角色本身小说解构了传统文学过分强调

的意识形态和历史使命模式，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另一方面，此类

符号化的人物形象是否能够反映文学的艺术本质和审美功能，却值

得商榷。从妮可拉这一形象广受争议且就马丁·艾米斯自己也没有

再次创作此类角色而言，这种突破形式在当今社会有很强的生命力

却难以有深远的影响力和延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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